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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人敬畏太阳，尊崇火种。祖辈

相传，火焰拥有净化万物的力量。在

彝人传统观念中，家中持续燃烧的

旧火，能够带走一年里侵扰人们的

病痛、田间的虫害，以及各类灾殃；

新采集的火种，则象征着生机复苏、

万物重获新生。村寨里的长辈常会

讲述远古的故事：从前深山虫害肆

虐，地里庄稼眼看就要绝收，勇敢的

先民挺身而出，引

来天火，扑灭害虫，

保住了整片村寨的

收成。各地村寨流

传的故事细节各有

不同，但乡亲们期

盼村寨安宁、五谷

丰登的心愿，从来

都是一样的。从前

群山阻隔，先民依

靠土地谋生，收成

完全依赖天时，抵

御天灾的办法有

限，大家便将阖家

平安、庄稼丰收的

念想寄托在圣火之

上。这份朴素的心

愿，跨越漫长岁月，

一直保留至今。

依照先辈定下

的规矩，火把节首

日最重要的事情便

是祭火、采集新火。

到了农历六月二十三，村寨里家家

户户主动熄灭火塘里燃烧许久的旧

火。这一举动自有深意，代表着与过

往所有不顺、阴霾挥手告别。乡亲们

清扫院落，整理农具，静心等候次日

登上山顶祭坛，迎接全新的火种。不

少年轻人心存疑惑：如今随处都能

买到火柴、打火机，何必耗费气力，

坚持沿用原始方式取火。但在老一

辈族人看来，依靠现代器物引燃的

火焰，缺少与天地自然相通的灵气。

圣火必须依托山石草木，依靠撞击

或摩擦催生，才算洁净纯粹，以此表

达对天地的敬畏，缅怀历代先祖。

清晨，山间薄雾缭绕，乡亲们结

伴向山顶祭火坛走去。毕摩整理好

经书与法器，走在队伍最前方。祭坛

上整齐摆放着谷物、肉食等祭品，所

有人静静等候吉时到来。各地取火

的方式略有不同：部分村寨用火镰

敲击燧石，迸发火星；还有不少村落

依旧坚守钻木取火的古法。无论选

用哪一种方式，都需要火草、干苔藓

这类干燥柔软的天然物料承接火

星。取火者大多是体魄强健之人，他

们沉下心凝神操作。起初只有零星

微弱的火星忽明忽暗，要顺利引燃

火草并不容易。在场众人静静伫立，

没有人高声喧哗，生怕打破仪式固

有的肃穆。

细小火星稳稳粘在火草上，一

缕青烟缓缓升起，微弱的火苗慢慢

舒展，人群之中悄然生出欣喜之情。

毕摩捧着经书，缓缓诵读《取火经》，

悠长的诵经声在山谷间回荡，祷告

山川大地，缅怀历代先祖。第一支蒿

草火把承接圣火后高高举起，那一

刻，山间所有喧嚣仿佛都静了下来。

这一簇小小的火苗，是整个火把节

的开端，也是彝人心中无可替代的

精神寄托。

仪式结束后便是分火。由专人

小心翼翼护持圣火，奔赴各个村寨，

将火种传递到每一户人家。村民接

过火种，重新点燃自家火塘。不少人

举着火把沿着田埂慢慢前行，让火

光轻轻拂过田间禾苗，期盼驱除虫

害，守护一年收成。我见过许多老人

小心护着手中火把，舍不得火苗过

快燃尽。对他们而言，火把不只是节

庆物件，更是先民在艰苦山林生活

中的精神依靠。

祭火仪式落幕，火把节迎来第

二天，这也是节日氛围最为浓厚的

时候。山野处处生机盎然，斗牛、摔

跤、赛马轮番上演，青年男女结伴起

舞。朵洛荷舞步舒缓柔

和，达体舞一圈接着一

圈，他们身上的银饰相

互碰撞，发出清脆悦耳

的声响。夜幕降临，人们

举着无数火把从各家院

落走出，一条条火龙游

走在山坡河谷之间，远

远望去，如同星河坠落

群山。耳边欢声笑语不

断，可我心里清楚，眼前

所有热闹的根源，正是

清晨祭坛上那簇来之不

易的火种。

到了第三日，便是

送火的环节。大家将即

将燃尽的火把集中放置

在河边或山间空地，举

行简朴的仪式，寓意送

走各类灾祸，让所有不

如意随着烟火消散。喧

闹渐渐平复，各家亲人

团聚一处，围坐在火塘

边聚餐，品尝坨坨肉，闲谈日常琐

事。祭火、狂欢、送火，三天仪式一环

扣一环，蕴藏着彝人敬畏自然、顺应

时节的生存智慧。

这些年我走访了不少彝家聚居

区，各个村寨火把节的细节不尽相

同。取火时辰、祭坛选址、捆扎火把

的选材各有差别，但“辞旧火、取新

火”这一核心习俗，始终没有改变。

火把大多选用蒿草、松枝捆扎，松脂

饱满的木柴燃烧持久，寓意往后日

子红火兴旺。毕摩主持仪轨、古法采

集火种、圣火逐户传递，这些代代传

承的流程，并未随时代变迁而消散。

岁月不停向前，如今农耕生产

条件持续改善，人们早已不用依靠

火把驱赶田间害虫。古老仪式依旧

被一代代人用心守护。我时常静心

思索：众人不辞辛劳登上神山，等候

一簇圣火，真正追寻的究竟是什么。

这一团火焰，承载的不只是驱邪祈

福的心愿，更是一个民族弥足珍贵

的文化根基。火种生生不息，如同彝

人的血脉代代延续。火塘温暖每户

族人，圣火联结整片村寨，将散落在

群山之间的乡亲紧紧凝聚在一起。

有人看待这类传统，习惯简单

地贴上旧俗的标签。可当我亲身站

在祭火坛旁，亲眼看见燧石撞击迸

出第一点星火，听见山谷间回荡的

诵经声，才真切体会到这项习俗的

厚重分量。它并非虚无缥缈的精神

寄托，而是往昔身居深山的先民在

艰苦岁月里寻得的精神支撑。一簇

圣火，藏着庄稼人期盼丰收的心

愿，藏着普通人向往安稳生活的朴

素追求。

每逢临近火把节，往年参与祭

火仪式的画面总会浮现在脑海之

中。山顶祭坛上跳动的圣火、田埂上

蜿蜒流动的火龙、火塘边促膝闲谈

的乡亲，一幕幕景象，全都围绕一簇

火种缓缓铺展。燧石相撞，星火初

生；薪火相传，绵延群山。只要还有

人愿意奔赴神山采集新火，愿意将

古老传说讲给后辈聆听，彝山的圣

火便会长久燃烧，永不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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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与火有关

的 民 俗 中 ，火 把 节 清

晨 采 集 新 火 种 的 仪

式，总能深深触动我。

许多外来游客只记住

夜幕下蜿蜒流动的火

龙 ，以 及 篝 火 旁 热 闹

的歌舞，却很少知晓，

这 场 盛 大 节 庆 的 开

端 ，蕴 含 着 一 套 代 代

相 传 、庄 重 肃 穆 的 古

老 仪 轨。点 燃 这 簇 圣

火 并 非 随 意 而 为 ，先

要 送 走 旧 岁 烟 火 ，再

迎 来 崭 新 光 亮 ，承 载

着大山深处彝人绵延

千年的期盼。

进农家，必得先穿过龙门子。门外多是水泥或

沥青铺就的入户路，不甚宽敞，两旁的龙门子便显

得格外亲近，几乎要亲昵地碰在一起，唯留一缕阳

光从缝隙间洒下，明明灭灭地落在人肩头。站在龙

门子口仰脸望去，眼前便会豁然开朗，瀑布般丰沛

的阳光倾泻而来，照亮院坝的每一个角落。微风滑

下门楣，满庭芬芳，几片叶子从树上飘落，像麻雀

般在院内跳动。这里便是泸定民居的心，是整个庭

院得以自由呼吸的所在。龙门子因此便有了生命，

一方小院，也就此有了

诗意。疲劳与喧嚣被隔

在龙门子外，清静与温

柔被紧紧包裹，这一方

不大的天地被龙门子安

安静静地守着，成了家

中的一片风水宝地。

龙门子是泸定民居

的建筑文化符号，有登

龙门、跳龙门之奋发向

上的美好寓意。龙门子

早期为泥墙竹门，如今

在泸定乡间旧房多为砖

柱木门，新建房多为水

泥柱、大理石贴面配以

藤蔓状铁艺雕花大门。

据德威镇堡子村的老人

讲，看一个家庭的气象，

先得看龙门子。龙门子

建得好，阳光便能挤进

来，明堂自然开阔，得以

藏风聚气；院内若再有

一两棵向阳而生的树

木，更能吐纳天地灵气，

增添盎然生机。阳光、树

木，这恰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智慧。

一处小院，一座龙

门子，里面是实实在在

的烟火生活。最美的日

子，往往就从这龙门子

开始，一座好的龙门子，

让欢声笑语、锅碗瓢盆、

柴米油盐都有了安稳的

归宿。从田边透过龙门子望进去，正房大门内一片

幽深，隐约勾勒出家具模糊的轮廓。那便是堂屋，

既是客厅，也是居住的核心，楼上楼下、左右厢房

都围绕着它铺展。院内有自来水，白天，主妇们在

这里洗衣、择菜，或是分拣着刚摘下的水果、刚刨

出的土豆。夜晚，家人围坐院中，修理农具，喝茶谈

天，闲话家常。到了收获的季节，这院坝就是翻晒

粮食及花椒干果的好地方。

泸定人本就是枕着山睡的，乡村人家，也都安

在山的褶皱与延伸带上。大渡河时缓时急，一河分

两岸。村民建房，多以背山面河为佳，龙门子自然

也循此理，但依地势向南向北者亦颇多。条条通村

路、入户路，将民居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也把一

幢幢龙门子连在一起。山、河赋予了村民灵性，也

塑造着他们的民俗风貌，男人的脸庞刻着二郎山

的峻峭挺拔，女人的眉眼间藏着大渡河的温婉柔

媚。临山的人家，门前房后往往就是成片的花椒

林、苹果林、核桃林或佛手柑林，或多种林果兼有。

风从林间拂过，荡开一层层绿色的涟漪。有山歌声

从果林里响起，清脆而高亢；村民们在一层层台地

里忙活，隔着田坎拉着家常，笑语顺着山风撞出阵

阵暖意。

风，是这两岸的常客。它从河谷来，掠过大渡

河水面，温润而清凉，拂过每家的龙门子，带着花

草的芬芳。云，是这里的伴客。它从蜿蜒的山脊而

来，洁白而柔媚，将龙门子轻轻地拥入怀抱。夜晚，

大渡河时而低吟，时而浅唱，像母亲温柔的催眠

曲，哄着两岸的村落沉沉入睡。

如今，现代物流车早已取代了背夫的脚步，二

维码代替了铜钱的叮当，高速公路代替了茶马古

道。时代变化太快，泸定乡村的高楼如雨后春笋，

一夜之间便能拔地而起，龙门子便千姿百态地伫

立在绿树掩映的阡陌间。在村庄里缓缓穿行，暮色

渐浓，细碎的脚步声在龙门子前悠悠回响。一盏盏

灯火渐次亮起，那一幢幢洋溢着天伦之乐的楼房

里，有一座座龙门子守护着的完整而自足的世界。

泸定人建房

子，视龙门子为

一幢房子的灵

魂。村民讲：“千

斤龙门四两屋”。

走进寻常人家，

映入眼帘的是主

人用大理石嵌成

如海棠般明媚湿

润的门柱，洋溢

着岁月沉淀的温

馨气息。门楣上，

或许是一丛燃烧

的三角梅，或许

是一盆开得正热

闹的别的什么

花，这便是泸定

人家的龙门子。

门柱两旁种满花

草，藤蔓爬满围

墙，那一排排民

居静静地矗立在

田边路旁。泸定

的乡村，便是由

这无数厚重而温

柔的龙门子连缀

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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